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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反迫害十周年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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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轮回


人们苦苦寻觅


生命的真谛


真善忍的光芒


照耀出了生命的永恒


即便穷尽我整个生命去印证


我也无怨无悔


真善忍的法理


令心灵深处震撼不已


返本归真


才是生命


永恒的真谛 












































◤《羊城晚报》报道:“老少皆炼法轮功”199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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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她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北京大兴


调遣处繁重的奴役劳动，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除短暂快速的吃饭、如厕、洗漱外全是在奴役劳动，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完成繁重的定额，每人每天要包六、七千双筷子，甚至上万双筷子，就是餐馆饭店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卫生筷子。 


生活环境很恶劣，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二十多人，床上睡不下就睡地上，头在这张床的下面，脚在那张床的下面，身子在过道里，大家还都在屋子里的桶里大小便，因为门被锁着，屋里充满的汗气、闷气、臭气、臊气可以把人窒息。这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是劳役场地。我们吃的菜里，喝的水里有很多沙，就象是用的是黄河的水，每天出很多的汗，却不让洗澡，只是用点水擦擦。我在那的二十多天里中途洗过一次衣服，衣服是这样洗的：因为没有衣服换，大家只脱下外衣，穿着胸罩裤头继续干活，让一个人把大家的衣服都拿去洗，洗完就湿的穿上，让它在身上自然干。 


严酷的奴化管理，把人训练成奴隶。那些东西我不想再去想、再去讲了，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人格、尊严被践踏，在那种奴化制度下就更没有了人格尊严可言，有的只是耻辱。





她们说：你甭跟我说这些，我听的多了，我们要的是保证，我们要交差。着皮凉鞋踢我，把我的左小腿前面踢破皮，流出血。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敲门，一个警察进来耳语说：“小声点，外面听的很清楚。”这样他们就把门窗关住，用报纸把窗户蒙住。又逼我写，我还是不写，她们就反扭着我的手，用钢笔在我的手臂上乱戳，笔尖戳进肉里，有的戳痕里墨水也浸入肉内，在我的左手臂上至今还有两个带墨水的伤痕。普犯们在纸上写上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强行贴在我的身上，我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她们就把纸放在地上，几个人拉我扯我去踩，我挣扎着，她们又把纸搓成团，强行塞进我的裤裆里。一个警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记不清）猛抓、抠我的左胸，把我的胸部抓破。她们把笔塞到我手里，把我的手握住，捉着我的手写，我奋力反抗，结果在纸上画出一堆乱字。因为看不清楚字，她们交不了差，就继续逼我写， 我不写，她们又让我“飞”着，同时把我的双手往上提，把我的头往下按，在这两股反向力的作用下，使我疼痛难忍，发出叫声，我越疼，她们越使劲，我想她们整人的办法真多真毒啊！


中间还经历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当时也被她们打蒙了。还记得她们又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一个普犯就左右开弓的打我的耳光，左手打我的右脸，右手打我的左脸，抽来抽去，不断地抽，她每抽一下，我就说一声“不写”，也不知被抽了多少下。然后几个普犯就捉着我的手强行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所谓的保证。我不承认这是我写的，我被她们折磨得精疲力竭。因为衣服已被她们扯破，她们就找了一件衣服让我穿上出了警察的办公室。估计可能是晚上八、九点钟吧。出来之后，普犯们又带我到劳教人员那儿去学习规章纪律，没站一会儿我就晕倒了。晚上警察还特地安排一个人看着我，怕我出什么问题，那个看守的人问：“你这身上都是她们打的吗？”我身上都





■酷刑图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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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太太家住北京。二零零九年九月，崔老太太的一只眼皮突然耷拉下来了，眼睛睁不开。家人送她到医院检查，发现她已患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她的脑部，肿瘤压迫了视神经，造成她的眼皮下垂。祸不单行的是，住院检查期间，崔老太太又发生了脑溢血，经抢救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人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生


活不能自理。医生认


为她最多能活三个月，


让回家养着。九月三十日，


家人只好推着坐着轮椅的崔老太太出院回家。


十月二日，崔老太太家来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见到家里坐满了人，崔老爷子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人也瘦了一圈，气氛非常沉闷，崔老太太的姑娘将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悄声告诉了修大法的朋友。于是朋友坐到崔老太太身边，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得福报。”老太太会意地点点头。这位朋友临走还一再叮嘱崔老太太：“你不能说就在心里默念吧！一定要记住这九个字不是一般的字，诚心念会有福报的。”


这样十天后，崔老太太的眼皮抬起来了，精神也好多了，会笑了，还能说出字来。一个月后，崔老太太不用坐轮椅了，话也能说了，保姆也不用了。修大法的朋友又告诉崔老爷子：“你和她一起念吧！”


二个月后，崔老爷子见到朋友时，高兴地说：“真神了，我多年的腿疼病好了，不疼了，这九个字真神了！


三个月后，崔老太太生活都能自理了，还能做许多家务事。老俩口乐得合不拢嘴，拉着朋友的手说：“真神！谢谢大法又给了我一条命啊。”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世间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起死回生后的喜悦呢？可当一个曾经身患绝症的男孩，讲述了自己奇迹康复、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后，却引起了中共的恐惧，要求对这位中学生展开调查……


十六岁的曲建国（左图），是河北省涞水县的一名中学生。2009年8月23日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患骨癌末期。后在北


京水利医院进行化疗，化疗反应和腿痛使小建国痛不欲生。父亲到处借钱，学校也为他捐款，花了十五、六万病情仍没有好转，2009年10月29日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家中。在生命绝望之际，小建国接受了两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的劝告，真正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小建国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腿疼消失了，不但能正常走路，脱光的头发也长出来了。


出于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酷的情况下，曲建国把自己的照片、经历投稿明慧网，他最后写道：“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救人的大法。不要听信别人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吧！”


正当亲朋好友都在分享小建国的喜悦时，河北保定市“610”（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却被触怒了，责令涞水县“610”、公安局、小建国所在学校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有消息说：小建国和家人已受到威胁。现在小建国家大门紧闭，不敢接受任何人来访，近况令人担忧。


这让笔者联想到了另一个非常相似、但结局却是悲剧的故事。据2004年2月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三年级学生刘倩从2003年11月15日起得了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父母在现代医学已经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相信法轮功真相传单所讲，带着孩子回家开始修炼法





【明慧网】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我因为修炼法轮


功，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进北京大兴劳教调遣处，在那里遭到恶警惨无人道的迫害。


警察要求点名答“到”并低头。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既不答“到”，也不低头，恶警就对我拳打脚踢，拽着我的头发往下拉，强行让我低头，然后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进了调遣处的大门，要我蹲着，我不蹲，就站着。


中午吃饭时，我也不吃，因为打饭时要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我请求打饭”，打过饭之后，还要说“谢谢！某某队长”。我不是劳教人员，我也没有违法，我宁可不吃这饭。后来值班的送来一碗菜汤和一个馒头，当时天气非常热，我一下子把菜汤喝完了，才发现碗底全是沙。大兴这个地方就是个沙地，劳教人员的菜一般都没有洗干净，不管是什么菜，里面都有沙，很碜口。 


吃完饭12点，警察要刚来的都蹲着，却叫我去“飞”着，我说我不懂，我不“飞”，她


就叫几个普犯过来，让她们强迫我


“飞”，就是：双脚站拢，腿站直，弯腰成九十度，头触墙，双手往后翻至贴墙。这种方式不打人，可是长期这样比挨打还难受，难熬。6月份的天气很热，我身上的汗直往下淌，地面打湿了一片，同时我的鼻孔里也在往下滴青色的水，那是我刚喝下去的菜汤。为了抗议非法迫害，我在看守所绝食27天，被灌食时插进去的管子早已把鼻孔到胃部的通道打通，所以我身体下弯时，胃部的菜汤就顺着通道流出来了。这样我“飞”了两个小时，到警察上班时就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去。


几个普犯跟我一起来到警察的办公室，拿出纸和笔，要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说我不写，她们说：不写也得写，这是这里的规矩。我说炼功没有错，也不违法，对人身体有好处。








第 32期   2010年 4月7日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fb.techelp.it/或 https://im.asdf.ch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我在北京大兴调遣处遭殴打和奴役








轮功。结果孩子在七天之后完全康复，行动自如。然而两个多月开学后，学校校长得知此事，非说原来白血病的诊断书是假的，不顾事实真相，扬言除非断绝修炼，写保证书，否则不能上学。在沉重打击下，十二岁的刘倩于五日后的2004年2月12日抑郁而死。


是谁夺走了刘倩已重新获得的生命？试想，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会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吗？其实，在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就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比率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


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功法，为何中共非要镇压呢？因为中共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命安危，而只看重自己的权力。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只因为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就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认定法轮功在和中共争夺群众，一意孤行要镇压。


在对法轮功十余年的迫害中，中共胁迫公检法等巨大的人群参与迫害，已知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就多达3365人，还有更多无法统计的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中共不仅在残杀生命，更在扼杀人的良知。


面对着暴力，冒着生命危险，法轮功学员依然在默默向人们讲述真相，他们不是为了世间的权力，而是为了唤醒良知，为了给人们一条希望之路。

















